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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后的宗派主义斗争及其启示

唐 鑫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44)

摘 要:宗派主义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特点,对尼泊尔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长期缺失统一的

领导核心、破坏革命力量的团结、丢失革命成果、脱离人民群众等不良影响。2018年合并成立、2021年初

再度正式分裂瓦解的尼泊尔共产党,发生过至少两次较大的宗派斗争,一次是发生于尼共联合主席奥利和

尼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尼帕尔之间的斗争,一次是发生于奥利和达哈尔两位联合党主席之间的斗争,并最终

导致尼共实际上的再度分裂。从尼泊尔共产党对处理宗派斗争的探索中可以总结出,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

需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的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借鉴国际共运的成功经验,才有可能妥善处理宗派主

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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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7日尼泊尔共产党的合并成立,是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的一个大事件,引起世

界的关注。作为21世纪少有的取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尼共的前途和命运,既关系到南亚的地缘政治格

局和未来趋势,也为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和经验。不过,尼共从成立直至其分

裂瓦解整个过程中,一直深陷于宗派主义的泥潭,尽管最终未能阻止分裂,但毕竟为克服宗派主义进行了

可贵的努力和探索。所以,要分析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一定要关注该党对宗派主义的解决和

处理。

一、宗派主义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巨大危害

宗派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长期存在的一种错误倾向,在党内主要表现为闹独立性和脱离群

众,以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以宗派的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在党外表现为违反党的统一战

线政策,不尊重甚至藐视党外人员①。显而易见,宗派主义会对党的团结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破坏。宗派

主义的严重泛滥,可以说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特点和缺点,对尼泊尔的革命事业曾造成很大危害。

(一)造成组织分裂,统一的领导核心长期缺失

宗派主义和宗派活动,引起党的不断分裂,导致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一直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

尼泊尔共产党的分合演变十分复杂。尼泊尔的第一个共产党成立于1949年,仅仅经历了短暂的统一,

自1962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尼共就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分裂和整合历程②。当前,活跃于尼泊

尔政坛的共产主义政党至少有十个,其中影响较大的且在各级立法机构有一定席位的有:尼泊尔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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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马列)[CommunistPartyofNepal(UnifiedMarxist-Leninist)]、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中心)
[CommunistPartyofNepal(MaoistCentre)]、尼泊尔共产党 (联合社会主义)[CommunistPartyofNe-

pal(UnifiedSocialist)]、民族人民阵线 (RastriyaJanamorcha)、尼泊尔工农党 (NepalMajdoorKisan
Party或NepalWorkersPeasantsParty)等,其他比较有影响力的还有尼泊尔共产党-革命毛主义、尼泊尔

共产党 (昌德派),等等。而如果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都计算在内,单是维基百科所收录的尼泊尔共产主义

政党名称就有54个之多,而那些没有收录的声称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小党派更是难以统计。

宗派活动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鲜明特点。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一些带有根本原则性质的分

歧,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和平过渡还是武装斗争、保留君主制还是建立共

和国等,由此产生的对立确实很难在党内达成一致,但尼泊尔共运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分裂,实际上与这些

原则问题关系不大,而是从个人和派别掌握权力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就是一种显然的宗派活动。共产主

义的政党林立和内耗,使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组织软弱、力量严重分散,长期难以实现民

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白白耗费着人民的支持。
(二)阻碍团结统一,破坏统一战线

宗派主义对外表现出的关门主义,削弱尼泊尔共运中的联合倾向,并且造成了许多潜在盟友的丧失。

一方面,宗派主义阻碍了革命力量的团结统一。在尼泊尔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历史经验,尼泊尔

共产党人应该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领导权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以王权为代表的封建势

力、帝国主义代理人进行斗争,然而尼泊尔各个主要共产党却更多地进行相互指责、相互破坏,那些希望

联合的声音往往被淹没。例如,1971年12月5日,尼共多名重要领导人发起成立了 “中央核心”委员会

(“CentralNucleus”committee),试图号召尼泊尔所有共产主义党派重新统一起来,但由于分歧的主要双

方互不相让,以沙穆布·拉姆·什雷斯塔 (ShambhuRamShrestha)为首的一方认为应同大会党等资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统一战线,以莫汉·比克拉姆·辛格 (MohanBikramSingh)等人为首的另一方

认为应保持共产党的独立行动,导致了这次整合行动的流产①。

另一方面,宗派主义干扰了国家的稳定发展。2008年尼泊尔实行共和制后,在全国追求和平稳定的愿

望日趋浓厚的大环境下,尼泊尔的部分共产主义党派依然认定需要采用武装斗争的方法继续革命,即使在

尼泊尔共产党执政后,一些激进党派还在进行破坏选举、袭击政府人员等活动,使得身为执政党的尼共不

得不宣布尼共 (昌德派)为非法组织②。其他一些共产主义政党虽然没有直接采取暴力的手段,但也在国

家政治之中充当着反对派的角色,攻击尼共政府的国内国际策略,为尼共政权践行其施政纲领造成了不少

的干扰。
(三)丢失革命成果,革命果实落入他手

宗派主义泛滥所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使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丢失,甚至造成革命果实落入他

人之手。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发生的宗派斗争,直接导致尼泊尔共产党的首次分裂,十多年积累的尼

泊尔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在尼泊尔共产党的发展早期,党的领导人克谢尔·忠格·雷亚玛吉 (Keshar
JungRayamajhi)及其追随者主张保留君主制,并且操纵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支持国王的声明,引起党内

众多党员干部的不满。雷亚玛吉于1957年在党的二大当选为总书记后,继续推行其保皇政策,甚至在

1961年国王发动政变取缔一切政党之时,雷亚玛吉派依然为国王开脱。在这次事变中,宗派活动表现为倚

仗中央权威对异己的持续打压,置党章党规和民主集中制于不顾,把中央权力作为实现宗派利益的工具。

这种凭借占据中央权力、实则滥施宗派活动的行为,直接导致了1962年尼共的第一次大分裂,严重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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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力量①。

共和制实行以后尼泊尔联合共产党 (毛泽东主义)的遭遇,是宗派活动破坏革命成果的又一例证。

2008年尼泊尔实行民主共和制,凭借在人民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崇高声望和对民主革命的巨大贡献,取得

了制宪议会选举的巨大胜利,掌握了压倒多数,有媒体甚至感叹 “连每一块石头都是毛派的”。然而,尼联

共 (毛主义)在此后却发生两次大的分裂,不仅没能实现推动尼泊尔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设想,反而在

选举中接连失利,逐渐丧失单独左右尼泊尔政坛的实力,业已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果也丧失殆尽,而流失

掉的政治支持,相当一部分变成了尼泊尔大会党等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资本。尼联共 (毛主义)的这种颓

势,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宗派主义毫无疑问对这种衰落造成了推波助澜的明显作用。
(四)严重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支持

宗派主义长期泛滥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人民的支持,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运动。马

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党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如下描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

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

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② 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任何宗派主义都是同共产党人的本质特点相冲突的,用

宗派的视野和观念反过来 “塑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运动,只能成为脱离群众的运动。

从尼泊尔共运发展的历史上看,共产党失去民众支持的案例很多,不过最典型且比较直观的是实行共

和以后的三次全国选举的得票变化情况。2006年,尼联共 (毛主义)同 “七党联盟”的合作,终结了君主

制,标志尼泊尔的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尼泊尔主要的共产主义政党都赞同走和平民主建国的

道路,如果说 “武装斗争和议会道路”是一个事关根本路线的难以调和的问题,那么这时这一分歧的存在

条件已经消失了,所以自此以后,尼泊尔各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虽然在形式上是党际的,而实质上却转化

为派别的了。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至今,共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全国选举,即2008年第一届制宪

议会选举,2013年第二届制宪议会选举,以及2017年的立法机构选举。尼联共 (毛主义)和尼共 (联合马

列)则是所有参选政党之中实力最雄厚的两大共产党,这两个派别的相互倾轧,不仅造成政府更迭频繁,

宪法迟迟难产,更是令民众对共产主义势力倍感失望,资产阶级政党坐收渔利。从下表的选举结果上看,

在2008年和2013年选举中,尼共 (联合马列)的总得票数实际变化不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其政治基

础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但尼泊尔大会党的选票数量从两次制宪会议选举的200多万票左右增加到2017年

立法选举的300万票以上,这还是在2017年两个共产党宣布组成选举联盟并放出合并消息、并且投票率较

2013年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大会党实际上成为毛派和联合马列的宗派斗争的最大赢家,这些

改变选择支持大会党的选民或许并不完全认同大会党的纲领,而只是由于厌倦了两党的宗派斗争,从而表

达不满。可以想见,如果毛派和联合马列没有在2017年选举之前达成合作,那么如今的尼泊尔政治局势

恐怕业已大变。

表1 尼泊尔实行共和制后三大主要政党在全国选举中得得票情况 (来源:维基百科)

尼联共 (毛主义) 尼共 (联合马列) 尼泊尔大会党

2008年制宪会议选举
3,145,519(简单多数)

3,144,204(比例)
2,229,064(简单多数)

2,183,370(比例)
2,348,890(简单多数)

2,269,883(比例)

2013年制宪会议选举
1,609,145(简单多数)

1,439,726(比例)
2,492,090(简单多数)

2,239,609(比例)
2,694,983(简单多数)

2,418,370(比例)

2017年立法选举
1,510,760(选区)

1,303,721(比例)
3,082,277(选区)

3,173,494(比例)
3,590,793(选区)

3,128,389(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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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并以来尼泊尔共产党内部的宗派斗争

2018年5月17日,在获得选举胜利上台执政近半年后,尼共 (毛主义中心)和尼共 (联合马列)同时

宣布解散,合并为如今的尼泊尔共产党,成为尼泊尔共运史上实力最强的共产党。不过,合并后尼共的发

展并非一帆风顺,又发生了至少两次十分严重的宗派斗争,并最终导致了党在实际上的再度分裂,合并的

成果付诸东流。
(一)奥利和尼帕尔的斗争

第一次将尼泊尔共产党推到分裂边缘的,是发生在联合主席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

(KhadgaPrasadSharmaOli)和中央书记处成员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 (MadhavKumarNepal)之间围

绕地方委员会人选而展开的宗派斗争。

实事求是地说,毛派和联合马列的两党合并,实际上是一个十分仓促的决定。合并的主张是作为两党

组成的左翼联盟参加2017年选举的承诺之一而出现的,要想将两个人数众多、组织独立、原则立场不同、

且已在各自的道路上独自发展数十年的党派整合,绝非是开几场会议、发几个宣言就能实现的,其间充满

了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这些问题在合并之后接连暴露出来,比如中央政治局的组建、中央部委人选的

确定、姊妹组织的整合,预期完成的时间一拖再拖;关于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的具体解释等问题也悬而未

决,尼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也迟迟没有开始①。而且,毛派和联合马列在合并以前,各自就存在

着派别,如今的尼共确实不能看作是两党的简单 “拼接”,而确确实实发生了变化。一些原先属于联合马列

或毛派的党员干部,在合并之后的确重新作出了政治选择。奥利和尼帕尔之间的斗争,就很清晰地反映了

这一点。

奥利和尼帕尔都是前尼共 (联合马列)的中央领导人。尼帕尔出生于1953年,在君主立宪时期曾任尼

共 (联合马列)中央总书记,制宪会议期间曾短暂担任尼泊尔总理,是由9人组成的、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

作和决策的尼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普遍被视为党的 “第三号人物”。生于1952年的奥利于2014年当选为尼

共 (联合马列)主席,制宪会议时期也短暂担任总理,尼泊尔共产党上台执政后成为尼泊尔现任总理,同时

也是尼共联合主席之一。两人都是深谙政党政治 “游戏规则”的资深政治活动家,在尼共 (联合马列)时期

二人所领导的派别就存在着分歧,在合并后的尼共之中,尼帕尔及其追随者成为一个有能力影响党内权力

天平的重要力量。

奥利和尼帕尔的宗派斗争发生在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初。据报道,尼帕尔在尼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上对党的下级委员会遴选标准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有关人选资历的规定存在问题,并且争取到了同为

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贾拉·纳特·卡纳尔 (JhalaNathKhanal)、巴姆德夫·高塔姆 (BamdevGautam)、纳

拉扬·卡吉·什雷斯塔 (NarayanKajiShrestha)和拉姆·巴哈杜尔·塔帕 (RamBahadurThapa)的支

持,站在了奥利及其支持者、尼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保德尔等人的对立面②。9月21日,尼共中央书记处

在尼帕尔缺席的情况下 (尼帕尔当时正在中国访问)通过了七个省级行政区党委的领导人选,招致尼帕尔

的强烈不满。尼帕尔及其支持者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尼帕尔联合其他21名中央委员于11月21日提交

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尽快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组建中央政治局;2019年初,尼帕尔派甚至提出了另

外一份地区委员会负责人选名单,并称将建立另外一个平行的委员会,如果尼帕尔真的采取这样的步骤,

73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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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党内就会出现 “两个中央”的情况,党在实际上将陷入分裂①。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尼共联合主席、前

尼共 (毛主义中心)领导人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 (PushpaKamalDahal)发挥了关键的斡旋作用,最终

使得争执双方达成了和解,维护了党的统一。2019年4月21日,尼共中央书记处开会通过了党的地方委

员会的主要干部名单,并在22日对全部77个区委领导人进行了正式任命,这次危机算是得以化解。

奥利和尼帕尔的这次斗争,是一场典型的党内宗派斗争。它不涉及任何重大理论或路线原则问题,而

完全是派别之间围绕着如何分享党的权力而进行的宗派的对抗。奥利和尼帕尔都是前尼共 (联合马列)的

重要领导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从现有的新闻报道上看,尼帕尔是因为不满奥利对他的

疏远,没有顾及到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利益,因此在区委人选问题上发难,将分裂威胁作为自己派别的 “砝

码”。而这次危机也反映出,新合并而成的尼共党内,并不完全像观察者认为的那样按照旧有的两党形成

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而是已经出现了重新洗牌的情况。在此后奥利同达哈尔的斗争中,降为 “第四号人

物”的尼帕尔成为达哈尔的重要盟友,真实地改变了奥利和达哈尔的权力对比。

(二)奥利和达哈尔的斗争

奥利和尼帕尔的斗争顺利化解后,尼共的整合进程一度加速。2019年8月16日,尼共中央通过了32
个中央职能部门的部长、副部长名单,并且多次传出了将在一年之内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

息。不过,有媒体评论道这只不过是更大斗争到来前的 “暴风雨前的平静”。果不其然,2019年下半年至

2020年尼共爆发了两名党主席———奥利和达哈尔———为首的宗派斗争,再度令党陷入了危机。遗憾的是,

这次斗争没有得到解决,尼共的统一如昙花一现,在2020年12月20日正告结束。

奥利和达哈尔之间的斗争,一度被认为是迟早要发生的必然事件。因为前尼共 (联合马列)和前尼共

(毛主义中心)的差别确实很大,不论是组织原则、意识形态还是权力分配,只要处理不好,都可能爆发或

激化矛盾。达哈尔即普拉昌达,曾领导毛派长达三十多年,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毛派发动了十年的 “人民

战争”,在其他民主力量的支持下,最终实现了推翻君主制、建立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变革;而也正是在

他的领导下,毛派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成为共和时代尼泊尔议会政治中的 “新玩家”。这次斗争的中

心,是围绕着党和政府权力如何分享而展开的。

早在两党合并谈判时期,奥利和达哈尔已经就党政权力问题进行了协商。根据协议,奥利和达哈尔将

平分五年的政府任期,奥利在任期过半后将总理职务交给达哈尔;两人担任党的联合主席,地位平等,共

同处理和决定党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利却越来越展示出不愿遵守协定的意思。2019年5月底,达哈尔

三天之内两次公开提到曾与奥利达成的分享政府权力的协议,被视为是对奥利的 “提醒”和 “警告”,引起

了党内外各方的猜测和担忧②。11月20日,尼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达哈尔作为尼共的 “执行主席”,同

时继续保持两名联合主席的格局不变,在会前,奥利和达哈尔已经进行过多次接触,确定了奥利作为总理

继续领导政府至任期结束,而达哈尔将领导党的工作,这被视为奥利出于自身健康和党内反对声音的考虑

而做出的让步③。可是,就在决定宣布之后不到一周,奥利就反悔了,表示自己同样是党的 “执行主席”,

双方的矛盾冲突进而持续。2020年4月20日,奥利政府颁布了一项有关放宽分裂政党条件的法令,引起

尼共党内的普遍反对,虽然几天之后就被政府撤回,但也暴露出奥利不惜走上分裂的道路④。

奥利和达哈尔的争斗持久不息,将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卷入派别斗争之中。双方都在争取尼共中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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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处成员、中央委员及地方党委的支持,不过达哈尔逐渐获得了多数的支持。除了曾经的毛派战友,达哈

尔还获得了来自尼帕尔的关键支持。尼帕尔拒绝了奥利开出的 “第三党主席”的许诺,坚持他提出的 “专

人专职”① 主张。2020年6月24日,尼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达哈尔、尼帕尔、贾拉·纳特

·卡纳尔、巴姆德夫·高塔姆和纳拉扬·卡吉·什雷斯塔以及其他11名常委都发言要求奥利辞去总理和

党主席职务,奥利处于明显的劣势②。面对一个大多反对自己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奥利采取了拖延的策略,

而达哈尔、尼帕尔及其支持者则要求奥利尽快辞职,于7月28日单方面召开了有约20名常委出席的会议,

会议认为仍然需要争取同奥利的谈判,避免党的分裂③。

8月14日,双方终于打破僵局。奥利和达哈尔同意组建特别工作组来处理分歧,该工作组由奥利的支

持者、尼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毕斯努·保德尔任组长,其他五人为中央常务委员,这一决定于8月17日得

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8月22日,尼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工作组提交的报告,并基本就解决分歧达成了共

识:奥利将继续领导政府至任期结束,达哈尔将作为党主席领导党的工作;奥利虽然不需要辞职,但必须对

内阁进行改组;需要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彻底完成合并工作,时间初步决定在2021年4月④。

2020年9月20日,尼共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改组内阁等事宜,这是会议首次在前毛派中央党部所在

地巴黎丹达 (ParisDanda)召开⑤,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标志,说明奥利同意履行承诺,由达哈尔主管党的

事务。

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为双方的宗派斗争按了一下 “暂停键”。进入2020年10月,奥利单方面决定了

部分内阁部长和外交使节的任免,引起了达哈尔方面的强烈不满。达哈尔拒绝同奥利进行会面,要求奥利

“改正错误”,并召开党的书记处会议、常委会和中央全会;相反,由于自身处于少数,奥利并不愿开会,并

声称将采取 “反制行动”。11月13日,尼共中央书记处终于得以开会解决争端,达哈尔在会上作了长达19
页的报告,报告指责奥利的 “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专断主义”是造成政府治理诸多失败的主要原因,要求

奥利作出自我批评,主动为错误承担责任,为党和国家作出 “必要的牺牲”⑥。在11月28日的党中央书记

处会议上,奥利针对达哈尔的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答复,历数达哈尔的 “历史问题”和 “思想混乱”。达哈尔

和奥利的两份会议文件,事实上是双方的 “摊牌”。此后,达哈尔一方不顾奥利的强烈反对,坚持要将两份

文件由书记处提交常委会和中央全会讨论。于是,奥利选择不出席12月7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但他

出席了16日的会议并作出了缓和的举动,可后来的事情表明,这是奥利的 “缓兵之计”。20日上午,尼泊

尔总统班达里根据奥利内阁的建议解散众议院,并宣布在2021年4月底5月初举行提前选举;尼共中央常

务委员会在奥利缺席的情况下决定向中央全会建议对奥利给予纪律处分。12月22日,奥利和达哈尔分别

召开了各自派别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标志着尼泊尔共产党在政治上⑦ 重新陷入分裂。

奥利和达哈尔的斗争,同样是一场宗派色彩十分浓厚的斗争。矛盾的核心所在,是奥利试图独占党政

大权,激起了达哈尔和党内其他力量的反抗。在这场斗争中,同样不涉及理论原则和路线分歧,相反,指

导思想问题反而成了一个筹码:奥利曾试图用让出党主席权力来换取达哈尔承认 “人民多党民主”作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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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思想。达哈尔实际上在斗争中扮演了一个所有对奥利不满的力量的代表人,这些力量之所以支持达

哈尔,并不一定是由于赞同达哈尔的立场主张,而主要是出于对奥利的反抗,而事实证明这股反对力量是

很强大的,一度将奥利一派逼到了自立新党的边缘。

(三)分析与评价

毫无疑问,无论是尼共内部的哪一个派别,都深知宗派主义对党和人民事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2018
年尼共合并后不久,党中央就下发通知,向全党呼吁停止派别政治,加强巩固党的合并成果①。但是,有关

各派仍然陷入了围绕党、政府等权力分配的宗派斗争之中,并且互相指责对方是首先破坏原则或协议的一

方。当然,从尼共这两次典型的宗派斗争事件来看,即使真心从大局出发、希望实现党的团结统一和秩序

的党员干部,也不得不卷入派别之内。这样看来,宗派斗争的发展逻辑,并不一定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过程,

而更像是一个在各派的有目的活动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客观”过程。

1.这两次党内危机并不涉及根本原则和路线问题,都是完全可以且应该避免的。奥利、达哈尔和尼帕

尔争执的焦点在于现时党政权力的分配,而并不在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他们都同意把这些问题留

待于党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也就是说,这些在他们看来属于 “次要的”问题。而党政权力的分配问

题,对于奥利和达哈尔各自承担的角色以及其他党政职位的人选,在两党谈判和合并后的党中央书记处、

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上其实早有决定,但有关方面从宗派利益出发,企图获得中央决定之外的更大权力,从

而招致激烈的派别斗争。

2.尼共尝试化解两次危机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派别领导人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在这两次宗派斗争

中,最重要问题的商定和利益上的让步,都是在奥利和尼帕尔、奥利和达哈尔之间的一对一会谈之中完成

的,党中央的书记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会期根据派别领袖的谈判结果确定,如果双方 “谈不

拢”,那么这些党的决策机构的会议就需要一拖再拖,甚至被束之高阁。这样一来,党的会议被宗派斗争所

掌控,反倒成为了确认派别谈判结果的场所,而非解决党内分歧的平台。当党的相关会议终于召开时,它

所作出的决议却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宗派利益最终凌驾于党的决议之上,少数并不服从多数的决定,多数

试图以压服的方式使少数就范,为少数戴上分裂的帽子。

3.尼共党内存在着强大的维护党的统一、反对宗派活动的健康力量。从形式上看,党的活动似乎完全

被派别的斗争所主导,但在实质上,宗派活动不利于任何党员干部的长远利益,更不符合尼泊尔共产党和

尼泊尔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整体利益。在这两次宗派斗争中,尤其是两名联合主席的斗争中,越来越多的书

记处成员、中央常委、中央委员和各级党员干部站了出来,对宗派斗争进行批评,尽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而且,随着党的整合进程的加快,党的中央书记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慢慢地开始发挥它们的功能,

尽管这种功能还不够理想,但这些机构的作用确实在增大,已经不再是宗派能够简单控制的工具了。尽管

实践证明这股力量没能成功阻止党的分裂,但从整个过程中看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这也是无论是奥利还是达哈尔-尼帕尔一方都没有公开宣布组织新政党的一大重要原因。

三、尼共克服宗派主义探索的现实启示

尼泊尔共产党仅成立两年多,就发生了至少两次严重的宗派斗争,还时刻面临着来自大会党等政治反

对党的攻击,以及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引起的巨大执政挑战,还有来自印度方面的压力。在多重困难面

前,要将党和人民的事业持续推向前进,需要党的领导人们的高超政治智慧和高度的团结一致。越是在这

种危急困难的时刻,克服宗派主义、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要求也就越加紧迫。可惜的是,实践最终证明,

党内整合进程和化解宗派主义没能取得根本的成功,但亦给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克服宗派主义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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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启示。

(一)坚定理想信念,从整体利益、大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

宗派主义发生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宗派成员从狭隘的派别利益出发,争夺派别一时的权力和利益,而

这样的后果往往是真正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党的长期事业和团结统一成了派别相互攻击的

“帽子”。但是,尼共的各种派别都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哪一方真的迈出分裂这一步,那么不仅会失

去对未来事务的参与权,同时自身的那一点宗派利益也难以保全,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承受道义指摘。

这会给各个宗派造成一股压力,使其不得不作长远考虑,为通过协商达成妥协从而保证党的统一创造了可

能性。遗憾的是,派别的利益还是最终占了上风,但即便分裂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不论是达哈尔-尼帕尔派

还是奥利派,都竭力避免使己方成为承担分裂责任的一方。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尼泊尔共产党代表着尼泊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承担着实现尼泊

尔民族繁荣的责任。尼泊尔共运不胜枚举的由宗派斗争导致惨重失败的历史教训,是每一个尼泊尔共产党

人都深有体会的。列宁指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

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

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① 尼泊尔共产党的合并建立,确实有为了

应付立法选举之嫌,对合并确实缺乏深思熟虑,但合并进程之所以能够得到比较顺利的推进,归根结底在

于它符合尼泊尔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要求,符合尼泊尔劳动人民的普遍期望,符合尼泊尔共产主义事业的整

体利益,具有十分坚实的群众基础。应该说,尼共的再度分裂,虽然造成了比较重大的不良后果,并没有

改变尼泊尔共运走向整合的长远趋势。

要长期解决宗派主义问题,必须使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各个政党、各个派别都深刻认识到宗派主义

的严重危害,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作为根本的政治准则,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和尼泊尔共产主

义运动的历史教育,阐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党内确立起广泛的思想共识。

特别是2020年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尼共的党内斗争已经引起民众的失望和不满,大会

党等政治反对派也乘机向共产党政府施压,化解派别分歧一致对外,就显得更加重要。另外,尤其显得必

要的是,在今后,尼泊尔共产主义党派的整合必须尽快确定具体的指导思想,回答当前尼泊尔革命和建设

亟待解决的问题,确立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的长远规划,通过适当的组织程序统

一党的思想。

(二)完善党的建设,严守党的纪律

直至尼泊尔共产党再度分裂,党的合并与整合工作实际上没有全部完成。一方面,作为党的重要决策

机构的中央政治局迟迟没有产生。2019年5月尼共曾通报 “即将产生”包括147名委员的中央政治局,委

员的名单已经基本确定,但很快又传出消息,由于担心引起争夺政治局委员席位的分歧,两位党主席奥利

和达哈尔决定延迟成立政治局②。此后由于二者派别斗争的开始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直到2020年9
月,没有任何关于该党政治局组建的消息。如此重要机构的缺失,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集体领导的贯

彻。另一方面,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的情况下,无法确定正式的党章和党纲,以及明确

党的指导思想及对其的理论阐释,这些都为宗派斗争留下了空间,延缓了党的整合进程。

尼泊尔共产党在2019年下半年制定了并发布了临时党章和党纲,可是党章的有关规定并没有完全得

到遵守。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本应定期召开的党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和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并没有按时举行,而是经常变换时间,已经发布的会期多次推迟。原因正如上文所述,是由于派

别之间没有达成妥协,召开相关机构的会议可能将导致矛盾的激化,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使中央机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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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于派别争斗,而不是成为解决问题的平台。在奥利与达哈尔的斗争期间,就发生了441名中央委员之

中,多达152名中央委员要求尽快召开中央全会以解决冲突的事件①。作为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外最有

权力的党内机构,中央委员会自组建到党的瓦解,只召开过两次会议,而不是按党章规定的那样每六个月

召开一次,而且没有讨论什么实质的问题②。所以,按照党章定期有序地召开党的各级机构会议是十分必

要的,是一个组织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应有做法。
(三)践行民主集中制,妥善解决党内分歧

从尼共成立到分裂的发展来看,该党践行民主集中原则的情况是不够理想的。一方面,在实行共和制

之前,尼泊尔是一个曾实行过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有着一定的议会制传统。前尼共 (联合马列)有着很长

时期参加议会斗争的历史。而在议会制度之中,通过争取多数选票取得执政地位是其固有的政治规则,同

民主集中制的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原则有很大的不同,它容易造成过度看重眼前利益,为了选举胜利、迎合

时下流行观点,不惜放弃理论原则等短视行为。另一方面,作为共产党的鲜明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经受

了历史检验,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一大 “法宝”。民主集中制是要造成一个又

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要

求全党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严格贯彻中

央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声明保留,但必须坚决执行。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战斗力。

不过,从尼共的发展上看,比较突出的一面是以中央的名义,来实行 “个人化”和 “宗派化”的决策,

集体领导的力量孱弱。多名尼共中央委员、常委和书记处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谈到了很少有机会能

够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党的会议很少按时召开,联合党主席在决策过程中,很少听取其他党员

干部的意见等等③。这种倾向会压制党内正常的组织生活,影响党的活力,并且削弱党在发生决策失误时

的纠偏能力,使野心家、机会主义者和堕落腐化分子有机可乘。这就要求严格按照党章党规,根据一定的

民主程序产生党中央和各级组织机构,加强党内监督,切实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扬批评自我批评的作风,

防止滥用职权打击异己,严格保守党的秘密,坚决反对组织生活之外的宗派活动。此外,对于涉及要不要

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等根本原则问题,党员干部要运用党章所赋予的权利进行不懈

的斗争。
(四)学习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熟经验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存在着大量有关宗派主义和宗派斗争的历史,而其中有处理得当,顺利化

解宗派主义的成功经验,也有处理失当、宗派斗争愈演愈烈,直至造成严重后果的失败经验。尼共在探索

克服宗派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国际共运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学习成功的理论和成熟的做

法,用以妥善化解党内的宗派斗争。

拿苏联共产党来说,布尔什维克本身就是某种派别的产物,不过这种派别不是宗派主义,而是由于对

待俄国社会性质、革命道路和战略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的不同而引起的,并非为满足个人野心或小集团

欲望的行为。直到1921年3月的俄共 (布)十大之前,党内一直存在着派别,根据十大所发布的《关于党

的统一的决议》,派别活动在俄共党内被禁止。可是,斯大林利用这一决议,凭借中央权力消灭了布哈林、

托洛茨基等反对派,将他们上纲为 “反党反革命”。苏共末期,戈尔巴乔夫不经深思熟虑,使党内派别活动

合法化,引起党的严重分裂,最终走上了亡党亡国的不归之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在历史上同样也出现过宗派主义。不过,中国共产党通过20世纪40年代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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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整风,克服了主观主义倾向,化解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于党的七大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

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尤其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宗派

和宗派主义,不过在党内健康力量的不懈斗争下,最终消灭了 “四人帮”宗派集团,恢复了党的团结统一,

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且自此之后,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化的马

克思主义管党治党道路。同样地,越南、朝鲜、古巴、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都有着克服

宗派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相应的解决思路和理论,相信都能为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未来的探索提供宝

贵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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